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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且說寇翰林與鎮國王因友成親，結了秦晉之好。當下寇公見高公應允，連忙站起說：「承兄厚愛，許結朱陳之好，小弟禮當拜

謝。」說著，恭恭敬敬作了四個揖。高公起身還禮道：「賢弟達人，何必多此一番套禮？」寇公道：「雖不隨俗，禮不可廢，兄長

請坐。」又命書童奉上酒來。　　這正是：良友結親情更密，知心相對話又長。恰逢佳節中秋夜，白露無聲潤海棠。燭煙酒氣如春

暖，寇公吩咐啟紗窗：但只見一輪冰鏡當空照，月光如水映燈光。亮堂堂萬里無雲天氣爽，飄渺渺微風輕起送花香。他二人，歡呼

暢飲快豪性，談今論古講文章。說一回英雄俊傑誰為首，歷代那個是忠良。贊一回夷齊阻兵叩馬諫，仁義雙全死首陽。歎一回未婚

烈女從夫死，未親夫面繼夫亡。談一回閔子孝親蘆花記，實意真誠感晚娘。誇一回棄子留姪鄭伯道，九世同居的鄭大郎。論一回千

金贖友吳公子，為全友義走他鄉。言一回李杜詩才高八斗，顛曾思孟聖門牆。笑一回佳人才子風流話，申生請死為嬌娘。罵一回賊

臣誤國欺聖主，庸夫少見信妻房。兩個人高談雅論相答問，無非是禮義廉恥共綱常。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直飲到花移月影轉迴

廊。

　　二人飲至三更，高公起身告辭，寇公還不肯放，說：「每年中秋，蒙聖恩御園賜宴，雖是皇恩同樂，終究不免拘束。今日與兄

同慶湯餅之會，真是人生罕遇之事。屈兄少坐，多進幾杯。」高公道：「你我明日都要早早上朝，豈可貪杯。再者，賢弟貴恙，多

飲了就犯，還要檢點才是。」原來寇公有點宿疾，酒飲多了，便要頭暈，非服藥不癒，一年必犯幾次。高公深知，因此不肯久坐。

寇公陪笑道：「兄長厚愛，自當從命。但只是仙酒難逢，小弟不敢多敬，請兄再飲三杯。」高公說：「這個，愚兄謹領。」說著，

望下問道：「接的人可曾來了？」下邊答應：「伺候多時了。」高公立飲三杯，回敬了寇公一杯，彼此打躬而別。寇公送至府門

外。看著上馬，四隻火把，兩對燈籠，家丁護擁而行，到了府中，已至半夜，遂至蘭室安歇。

　　到了次日一早，上朝回來，走進上房，夫人欠身讓坐。高公向夫人問道：「夫人身上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多承老爺掛念，妾身

甚好。千歲昨夜歸晚，想是又與寇翰林飲酒遲了？」高公一面答應，一面回頭望被中一看，只見小姐睡得正濃。

　　鎮國王，看著愛女心中喜，春風滿面笑顏生。面帶歡容把夫人叫：「今有奇巧事一宗。昨與儔仙去賀喜，我二人席前歡飲訴心

情。咱家夢鸞與他的子，年同月同日時同。我那晚夢中所見的玄門客，又到他府中指引顯神通。儔仙因此求秦晉，拙夫慷慨許婚

盟。今日良辰下定禮，未識夫人可願情。」高公說罷一夕話，夫人歡喜笑盈盈。說：「儔仙本是清高客，忠孝傳家舊有名。千歲所

見豈有錯，況有天意在其中。得與杰士為秦晉，使妾聞知實樂從。」夫妻正自說未了，只見那僕婦前來稟事情。

　　「啟千歲、夫人，寇府著人送禮來了。」高公吩咐取來，僕婦答應。去不多時，捧了一對朱紅方盒，上面壓著兩對赤金如意，

放在面前。高公用手打開，見一個盒中是兩匹西洋紅錦，內夾著大紅全柬寇公子的八字庚帖；一個盒中是大紅錦子包著個水晶比目

魚兒，紅木匣兒盛貯。高公一見，歡喜非常，向夫人說道：「寇賢弟用此物為定禮足見萬分鄭重了。」遂問道：「來了幾個家

丁？」僕婦道：「四個抬盒的，老院子許通押禮。」高公道：「先賞酒飯，抬盒人每人賞銀二兩，老管家賞銀五兩。」僕婦領命而

去。

　　夫人、素娘一齊問道：「方才千歲說那定禮珍重，莫非那魚兒有些異處麼？」高公道：「正是。此物乃儔仙之父昔年在錦江為

官，愛民如子，那一郡的黎民感戴。錦江公閒時邀幾個父老駕只小舟打魚為樂。一日，親手打著這個魚兒，出水時還蠕蠕而動，及

至取在手中，竟化為水晶。錦江公就知是件奇物，帶回放在筆筒裡面，閒中把玩一回，也不大在意。一日上邊落了些墨跡塵垢，錦

江公意欲洗洗。剛望水中一放，誰知他見水即活，鱗甲張動，就游起來。寇公伸手撈出，依然化為水晶。連試幾次皆然，方知是件

活寶。從此珍重收藏，囑咐後人留作傳家之寶，若非至親好友，不與觀看。那時儔仙拿與我看，我勸他不可賣弄，恐為小人生隙。

今日用為定禮，所以知他待我之心無爾我之別。」說著，夫人接在手中，細細觀看，向素娘說：「你看他這眼珠兒閃閃耀耀，何嘗

不像活的？」素娘說：「何不放在水中看看？」遂叫丫鬟取一盆水來，放在裡面。果然就浮起，擺尾搖頭，滿盆中游來游去，好生

可愛。看了一回，然後收起。高公命取了兩個金絲蓮辦八寶團盒，桃紅全柬寫了小姐的八字，用兩疋百花蔥綠錦夾在裡邊，裝在盒

內；那一個盒中就把御賜的暖玉香圓連一個琥珀匣兒裝在裡面作為回定，盒蓋上押兩對珊瑚如意，也派了四個家丁送至寇府。寇府

重賞來人，自不必說。

　　此後無事，平平安安到了滿月之辰，那些親友又要來慶賀。高公使人預期挨家阻辭，說：「添個小女，何敢當賀？再者三朝已

蒙光顧，不敢復勞玉趾。」眾親友見辭的懇切，也就罷了。那日就是隆太君與李夫人同來，赴了早宴，接了楊夫人與夢鸞小姐挪了

產床，住了幾日，送回高府。

　　那夢鸞小姐本是玉骨仙根，自然與塵世兒女不同，過一日添一日的伶俐，度一月增一月的嬌妍。

　　常言道：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快似雲。行見梅開白如玉，忽然又看柳垂金。風花雪月更寒暑，茬苒光陰又二春。夢鸞長

到三歲整，眉目分明畫裡身。性格兒沉靜言詞少，說話兒聰明吐字真。鎮國王夫妻愛惜如至寶，隆太君相待似奇珍。只怕他才大命

薄無永壽，大夥兒終朝提著心。那知道神仙下降償宿債，正非世俗等閒人。未來之事先莫講，且敘眼前目下文。他夫妻有了女兒仍

盼子，還照舊虔誠日日把香焚。那一日素娘忽然懷六甲，喜壞高公夫婦們。越發感念純陽祖，頂札焚香分外勤。禱祝只求生子嗣，

堪堪就是產麒麟。這日四月初八日，隆太君七旬正壽慶生辰。當今皇爺賜壽禮，還有合朝武共文。後堂中千金誥命多少位，宴畢閒

談論古今。別的諸人且不表，且說那侍郎誥命呂夫人。

　　且說鎮國王與楊氏夫人是預先來的，到了正日，來了許多夫人小姐，都與老太君祝禱。看見了夢鸞小姐神如秋水，貌似春花，

人人喜愛，大家拉著手兒，抱在懷中，引著他說話。那小姐歷歷回答，敏慧過人，引得那些夫人誥命，各各生憐，都贊楊夫人有德

有福，生此神童。閨秀內中有一位呂侍郎的夫人康氏，分外喜愛，回家向侍郎誇夢鸞模樣如何秀美，資質怎樣聰明，真令人愛殺。

侍郎聽完，鼻孔中冷笑了一聲說：「好死是人家的孩子，豈不是白愛？」康夫人說：「要不白愛，這也不難。」

　　康夫人滿面含春開言道：「老爺聽我講其詳。妾身到有一番意，與君細講慢商量。咱們的呂芳今年整五歲，與他家的女兒年貌

正相當。咱的孩兒也不醜，正是一對小鴛鴦。老爺何不煩月老，明朝去見鎮國王。根基世代多相配，王府的千金相府的郎。門當戶

對無差別，一說包管就停當。我愛他臉皮細嫩如花朵，頭髮漆黑亮生光。我愛他小小年紀無孩氣，行為舉止甚安詳。我愛他渾身骨

格無俗態，兩眼猶如水一汪。我愛他說話聰明多伶俐，難得他大人樣子甚端莊。若得那個女兒作媳婦，看著豈不樂非常！」夫人說

話多一會，呂侍郎無語搖頭只看牆。夫人不解其中意，開言復又問端詳。

　　「老爺，妾身說了一回，為何總是不言？」呂侍郎說：「高某為人，秉性不好，眼空面硬，我與他合不來，怎麼結親？」夫人

說：「妾身往往聽得人都誇他仗義疏財，難道是些虛名不成？」呂侍郎道：「夫人還不知，他父親高瓊與咱祖、父都有些嫌隙。如

今我到不念舊惡，趕著與他交好，誰知他滿肚皮的不合時宜，使出來令人無站足之地。這也罷了。還有一事，可恨之極！那年他服

滿回京，面聖之時，聖上賜坐問話。皇爺欲升我入閣他競阻攔上意，誹謗我的短處，因此這幾年不得升轉。想將起來恨他不過，還

與他結什麼親？」康夫人說：「他在駕前之言，老爺怎得知悉？」呂國材屏退使女，悄悄說道：「你婦人家不知世務，既然要作好

官，須通內路。內路無耳目，不但不得好官作，連吉凶禍福也是瞎撞。自古以來，那些書呆子們，不顧天顏喜怒，直言諍諫，觸起

聖怒，竟至身首異處，禍及親族，只落一個忠正虛名，也當不了生前的受用，豈不可笑可歎？我故此暗交結那些近御的公公們，作

一個耳目，以窺聖意，悄遞這個信息，預備召見，奏對時自然暗合龍意，得邀天寵，得作大官，都虧了這個法子。這高廷贊昔日奏

對之言，就是近御太監寧佐與我透的消息。」康夫人道：「怪不的我見常常與他送禮，原來是這一段隱情在內。依我說，這也是過



去的事了。自古道：一家女兒百家求。煩人過去說說，許了也未可定。咱們是個男家，也丟不了什麼。」

　　呂侍郎被夫人說的活動，將西賓傅士請過來，就把求親高府奉煩作媒的話說了一遍。

　　傅西賓控背躬身說：「遵命，此乃人間美事情。晚生願作槐陰樹，效力從中係赤繩。求得淑女配君子，老大人喜酒多多賜幾

鍾。」侍郎大笑連說有，「不獨喜酒還謝花紅。」傳生聞言也大笑，呂國材吩咐手下備能行。傅生出門上了馬，後邊跟定二家丁。

穿街過巷來得快，到了那高府門前下走龍。家丁向前答了話，高府家丁把話明。說道是：「暫屈相公略等侯，回稟千歲再來迎。」

說畢轉身朝裡走，來在書房小院中。

　　鎮國王正在牡丹檻外，背著手看那姚黃魏紫，只見家丁手拿拜帖，打千兒回話：「稟爺，今有侍郎呂老爺家的西賓稱說奉東人

之命，特來求見。」高公接過帖來一看，見上面寫著「求教晚生傅士拜。」高公腹中暗想：「呂侍郎與我無甚交情，今日突如其

來，卻是為何？」沉思一回，吩咐有請。家丁答應，去不多時，把傅生請進來。高公緊行幾步，迎至角門以外。傅生先打一躬，高

公連忙還禮，讓進書房，敘禮歸坐，書童獻茶。茶罷擱盞。高公道：「聞先生在呂府，受業的可是呂公令郎麼？」傅生答道：「晚

生菲才後學，蒙呂大人謬愛，從讀者乃呂公族姪，幼失椿萱，呂公收來撫養。呂公令郎年才五歲，卻也聰明得緊。敝東人閒時領至

書房，晚生寫幾個字兒與他記讓，過幾時問他，他一一了然，不忘一字。」高公道：「這也難得的很，將來定是麟角之器了。」傅

生道：「正是，敝東翁因玉樹在前，既有佳兒，故思早擇佳婦。

　　呂公子不但聰明多穎悟，更兼他品貌清奇非等閒。呂公喜愛如珍寶，要選位名門淑女配良緣。有多少同寅宦室曾提過，呂大人

總不如意稱心田。聞聽得貴府有位千金秀，打動了深心甚喜歡。一則是久慕清德常景仰，二則是戶對門當兩並肩。郎才女貌成佳

偶，東翁斗膽要高攀。欲求兩好諧秦晉，特差晚生叩台前。千歲若是不嫌棄，小可執柯作保山。就此回復傳音信，呂大人專候在家

園。」傅生說畢將躬打，鎮國王欠身還禮慢開言。

　　高公含笑說道：「此乃呂兄深情雅意，本當從命。但只是愚性生來有些小意，

　　他的那令郎今年才五歲，小女目下僅三齡。小孩兒花斑痘疹全無見，許多的關口不非輕。見多少美貌秀麗孩兒變醜陋，見多少

殘疾腿腳與失明。結親之時都相配。及至成人多變更。這都是父母不曾慮及此，要想那一床兩好萬不能。愚意為此不敢許，只因兒

女未成丁。並非擇嫌與推故，恐致後悔是實情。重勞賢契替謝罪，多承厚愛命難從。」老爺說著忙站起，望著書生打一躬。傅士聽

了這些話，一團高興化成冰。連說不敢忙還禮，說道是：「大人在上請聽明。」

　　傅生陪笑開言說：「老千歲所慮固是，但只晚生臨來是呂大人曾言及此，說姻緣之事，分由天定，愛親作親，至於兒女之美

丑，亦無足介意，小兒已出過痘疹，小姐或未曾出痘，以後就帶點殘疾，我這裡斷不背盟嫌怨。晚生因見東翁一片至誠景仰，又因

呂公子英俊可嘉；再者王府千金、相門公子，正所謂門當戶對，百美畢集。故不才斗膽執柯，還望老大人三思。」高公乃直性之

人，見他酸酸的咬文嚼字，就有些不耐煩起來，說道：「多承美意，只是愚性自來言無二意，此事關乎兒女終身，非可冒昧，且等

長成再議不遲，此刻斷難從命。」傅士見如此說，料難再講，只得搭訕說了幾句閒話，告辭而去。

　　高公回至後堂，夫人問道：「妾聞書房有客卻是何人？」高公就把呂府求親之事說了一遍。夫人道：「老爺何不以實言相告，

就說已受了寇府定禮？」高公道：「你那裡知道如今的世事，我與儔仙交好，本是義氣相投，並無私弊，可笑那些小人都有些意外

猜度。若知我兩人結親，更生嫉妒了，不知要生多少誹謗離間。遇著議論國事，本是至公之言，他也猜作徇私之語，更有許多不

便。如此辭去，他總然吃惱，其奈我何？」夫人道：「明中不能怎樣，就怕暗中記恨。」這一句話卻被楊夫人說著了。

　　且說那傅生回至呂府，呂侍郎見了，滿面生春，口稱：「重勞賢契，請坐，請坐。」傅生打躬坐下，說道：「勞何足惜，可惜

是勞而無功了。」呂侍郎說：「是怎麼？難道高某不允不成？」傅生說：「晚生替大人致意，百般說，他百般推故。」就把方才之

言說了一遍。呂侍郎聞言，勃然大怒。

　　呂國材滿面通紅開言道，連聲冷笑臉含嗔：「什麼是兒女幼小不幼小，分明是自大欺心藐視人！不過是功高買得君王寵，槍刀

事業武壓文。兩輩子的國戚根子硬，仗著是金枝玉葉孫。往往的參人過犯性兒莽，是不是斗膽直言就陳君。我好意上趕著親近你，

難道配不過武卒根？自古道，日月不能長晌午，東出終究往西沉。有一朝勢敗求著我，保不住將女求親送上門。倘若是崎嶇路上偏

相遇，那時節各顯其能各顯神。何苦的落他話柄惹他笑，絕不該求他這門親。」呂國材越說越惱頻發恨，傅西賓陪笑開言呼大人。

　　「老大人不須動怒，若依晚生拙言，男家求婦，允與不允，也無甚要緊。這般門第，這樣郎君，到將來中個狀元與他看看，只

怕他後悔已晚。」

　　呂侍郎被他勸的消了氣惱，忽又想起此事因夫人而起，遂走入後堂，把夫人盡力數落了一場。自此又把前仇勾起，便要謀害高

公，只是無隙可乘：一來高公忠正，無一點非理之事；二來無佞府的隆太君不是好惹的，有先君賜的龍頭拐杖，敕封他上打不法王

位宗親，下打犯律國戚皇親，把那些蒙君作弊的權臣顯宦也不知搬倒不多少，他的女婿豈是容易害得的？所以呂侍郎雖然懷恨，不

敢輕易下手，見了高公，不但不露一些慍意，反加了一番親近和氣的光景。

　　這叫作，咬人惡犬不露齒，深心陰狠暗懷毒。鎮國王見他謙和無惱意，到敬他明達省悟勝當初。那裡知小人心比江湖險，呂國

材橫運忽發把官升。這也是高公該把魔星現，偏遇著首相病嗚呼。呂侍郎重托寧佐替謀畫，寧太監保舉不明言。只好從傍窺聖意，

雖然是用力暗中扶。這一日皇爺坐在通明殿，把那些眾臣之名御筆書。龍意是報告天地求賢相，卻不防受賄蒙君的惡閹奴。

　　神宗天子乃聖德明君，只因四相中病故了一人，意欲於九卿中擇選一相，恐用非其人，有快軍國大事，故此求天卜選。將九卿

之名，御筆親書，捻作鬮兒，裝入玉瓶，供在龍案，焚香禱告了天地，這才回宮獨寢。這九卿中有呂國材之名。寧左猜透了聖意，

打發皇爺寢後，悄悄把瓶中鬮兒都倒了出來，單把呂國材的名字套著御書寫了八個，捻鬮裝在裡面。次日清晨，天子起身淨手，拜

了昊天，用金箸放在瓶中攪了一攪，夾出一個鬮兒，打開一看，列公想這自然夾著就是呂國材的名字了。皇爺只道是天意所命，那

是寧佐在暗中換了，蒙弊聖聰。

　　當下天子降旨，就把呂侍郎拜相入閣。呂國材這一喜非同小可，暗暗謝了寧佐許多金珠寶物。有那些趨炎附勢的納交賀喜，紛

紛投拜門下。內中惱了一位君子。

　　諸公道是誰家子？就是那好飲儔仙寇翰林。聽得國材身坐相，書房悶坐暗沉吟：「吾皇本是英明主，何故今朝錯用人？呂國材

深心笑面人難測，當事不言怕禍侵。全無為國忘生志，一片全家保祿心。這般材料評國政，到只怕是非顛倒壞彞倫。小人日進君子

退，保不信降邦外國起煙塵。有心諫言非我分，主若不從枉費心。大丈夫見機而作是正理，到不如而今遠害且全身。何況我酒疾不

癒時常犯，何必等作外喪魂。家中有幾畝薄田堪度日，這頂烏紗豈足論！急流勇退歸故土，無榮無辱過光陰。」越思越想主意定，

提起霜毫寫表文。修了一道辭官本，這老爺乘馬如飛至午門。

　　豪爽人作事全無遲滯之意，修本已完，即乘馬入朝，知會黃門官。此時天子早朝已散，內侍將本傳人宮中奏聞，神宗天子素愛

寇侶白之才，見了辭本，聖心實在難捨，意欲不准，又見本上是告病緣由，情詞著實懇切，沉吟了一道旨意，內雲：「念卿數年侍

朕，翰墨勤勞，朕實不捨。宗卿有恙，朕又不忍固留，今准卿暫歸，痊可之日，優詔召卿，可急赴闕，勿勞朕念可也。」

　　旨下寇公謝恩，辭國駕回至府中，就把辭官之事向海氏夫人說了一遍。遂命秀娘收拾行李，後日初六日一早起身。夫人說：

「此時暑熱天氣，怎生行路？」寇公道：「忽起故鄉之思，不覺歸心似箭，那裡還等得時侯？」遂命丫環吩咐院子許通，急速積備

車輛，叫你槐舅爺先騎到臨平江口僱下船隻。」丫環答應，吩咐出去。寇公更了衣服，命家丁備馬，往鎮國府去辭別高公。高公聽

見他要回南，好生不捨，留在書房痛飲了一回，寇公大醉，方才別去。

　　高公因次日是端陽佳節，恐皇爺召宴，遂連夜上了告假的本章。天子准奏，賜假十天。高公次日用了早膳，命人抬著酒禮與寇

公發腳。寇公迎進書房，二人打躬坐下。茶罷，擱盞，寇公急命看酒過來，滿斟一杯遞與高公。高公飲乾，回敬一杯，二人分賓主



歸坐，慢飲談心。

　　鎮國王手內擎杯心內慘，口內長歎把賢弟呼：「我與你自從那年相交認，意合情投似手足。雖然說別有親朋與知己，要像咱同

心合志世間無。賢弟明日回南去，再無知己滿京都。我的名利之心也灰了，不久回轉燕山把地鋤。省了多少耽驚事，無榮無辱甚舒

服。」寇公說：「小弟只因生此念，才把那功名富貴不貪圖。就只是此日一別何日會，這一段想思入骨酥。」高公說：「一日三秋

從此始，好歹的便鴻多寄幾封書。愚兄還有一言勸，賢弟銘心切莫疏。你與我一般弧苦親人少，兄弟全無缺手足。千萬的節飲加保

養，一身所繫豈輕忽。須念那啟後承先關係重，弟婦年輕子女孤。非是愚兄多此慮，你的酒疾不癒我躊躇。」寇公點頭說：「遵

命，謝兄長金石良言弟佩服。」二人言至關情處，撲簌簌四目紛紛滾淚珠。彼此傷感多一會，寇老爺拭淚開言把兄長呼。

　　二人落淚多時，寇公忽然歡喜起來，說：「兄長不要傷感，小弟想起一事，甚是可喜。」高公說：「何事可喜？」寇公說：

「你我孩兒今已三歲，不過數年，俱已成丁。那時小弟親帶了犬子來，一則求取功名，二則到尊府就親。且叫他小夫妻在兄嫂膝下

侍奉幾年，小弟也住在尊府，與兄盤桓幾載，豈不是一舉三得的樂事？此時何必如此傷感。」高公聽了呵呵大笑道：「賢弟所見極

當，且把此日的離懷，預作他年歡會便了。」二人說至樂處，歡呼暢飲了一回。高公問道：「賢弟路費花銷可曾齊備？」寇公點頭

說：「將就夠了。」

　　高公說「途長路遠非一日，到了那馬頭還得把船更。天宮的晴晦難預料，怕的是連陰風雨阻歸程。萬一手短無借處，出門最怕

路途窮。愚兄奉贈銀千兩，略表相交一點情。晚間命人送至此，路途使用也從容。」寇公說：「承兄厚愛多關切，使小弟受之有愧

卻不恭。但只是兄長事多花費廣，怕的是入少出多後手空。」高公回言：「無妨礙，我有些祖遺田地在家中。每年間，租銀兩季八

千兩，鄭昆親送至京都。搭著俸銀足夠使，賢弟不必慮愚兄。惟願你一路平安歸故里，速寄平安信一封。愚兄也好將心放，免的我

行雲目斷望歸鴻。」寇公答應說：「知道，不須兄長再叮嚀。」二人正自言未了，只見那院子前來稟一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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